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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空间实验室是专业的空间游戏者与改造者，上海中央商城三楼在

他们的改造下，创造出一个简洁、明亮、极具启发性的空间。走进柏林馆第

一眼，马上被白色窗户搭建起的透明几何小屋吸引，墙边贴了一张“喝茶请

进”的图示，勾引起观众的好奇心，难道是间咖啡馆吗？循著箭头的方向进

入小屋，艺术家为观众准备了整面墙壁的白色中式茶杯，邀请你拿起茶杯，

进入下一个小房间稍作歇息。黄色灯光的茶室中，放了茶几、凳子，还有两

只小鸟各自占据茶室的一角。到这里为止柏林馆像是一个关系美学的作品，

邀请观众在空间里彼此认识、建立和空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在空间

中，再创一个空间。

那么柏林城市馆的标题－跨国幽灵1号：理查德·鲍立克，究竟谈的是

什么？白色小茶室外，建筑体墙壁、窗户上的涂鸦画的是什么地方？柏林空

间实验室在茶室中准备的小册子，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以及另一个关于空

间、历史、缘份的考古学故事。

2004年柏林空间实验室参与了东德第二大城市——哈勒新城的改造计

画。哈勒新城建于1964-1986年，由建筑师理查德·鲍立克规划设计，城市

建造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来容纳附近化工厂的十万名工人。哈勒新城采取了

一种极为实用、现代主义式的思维统一的规格、巨大的混凝土建筑、方格

式的空间规划。哈勒新城为工人提供了下班后睡觉的“单位”，却不是一

空间中的考古、实验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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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居住、互动、休闲出发的生活空间。于是在

1989年两德统一、化工厂以机器取代人工后，哈

勒新城成为了一座被抛弃的鬼城。

柏林空间实验室秉持著“空间是社会互动的

产物”的理念，在2004年哈勒新城改造，重新为

城市引入活力，这也是他们和建筑师鲍立克第一

次的跨时空交手经验。

2012年，柏林空间实验室受邀策划上海双年

展柏林馆，务实认真的德国人买了飞机票，飞到

上海考察展览的场地，秉持著职业兴趣参观了上

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就在博物馆里，他们赫然在

1949的上海规划图上，又发现了鲍立克的签名！

原来鲍立克由于左倾的政治倾向受到纳粹迫害，

而在1933-1949年间流亡上海，并且曾经担任上

海城市规划局局长，负责上海地区的整体规划。

上海的重逢，让柏林空间实验室决定以鲍立克作

为城市馆的切入点。

找到点子的务实德国人马上飞回柏林的办公

室，著手工作。然而就在办公室附近的门牌上，

他们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发现－鲍立克的姓氏出

现在某个电铃旁边！他们提起勇气按了门铃，礼

貌地询问，发现住在公寓里的人，是鲍立克的孙

女！原来这间公寓曾经是鲍立克回到德国后的住

所，甚至公寓周边的整个卡尔·马克思林荫道C

街区都是鲍立克从上海回到德国后的设计规划成

果。鲍立克似乎无所不在，从荒废的哈勒新城，

接著到上海、回到柏林，他就在楼上的公寓，在

整个街廓。他是一个国际幽灵，同时也是一本历

史书籍，见证了一次大战之后设计概念的发展变

化，经历了二次大战的动荡流亡，在不同的时空

执行他的城市设计理念。透过从鲍立克出发的考

古学，我们具体而微地看见了整个时代。

柏林空间实验室从鲍立克的孙女得知，公寓

正在进行翻修，木头的白色窗户，要全部换成新

的塑料窗户。他们决定把木头窗户运来上海，模

仿鲍立克1927年包浩斯现代主义作品“钢铁屋”

的形式，搭建一件由白色木头窗户组成的小茶

屋，邀请观众一起泡茶、神游、听故事。

走进匹兹堡城市馆像是误闯了他人的房间。

客厅，餐厅，卧房。成堆的日常用品摆放在上海

中央商场的三楼，沙发、餐桌椅、床、枕头、锅

碗瓢盆、电视、脚踏车，应有尽有。一开始感觉

有点不自在，似乎正潜入一间屋子、窥看他人的

隐私。但是好奇心同时也被激起，忍不住拿起桌

上的古董小火车把玩。赫然发现小火车上有标

价，每个六块五，恩，值得买回家吗？

就在这样一个观看匹兹堡城市馆：洛瓦西克

房产销售的过程中，“物”的多种层次与意义也

在逐渐浮现。

作品“洛瓦西克的房产销售”中的所有物

件，来自于匹兹堡的一个家庭。祖父在2008年过

世后，留下一间大房子、3000件以上的物品，还

有一位年迈生病的祖母。如果我们尝试把物件抽

离这个故事背景，每个物件都可以作为一种考

古、历史的研究对象，去考据1960年代的美式居

家风格、1970年代的流行文化、1980年代的扬声

器制造工艺等等。物件本身具有制造日期，有一

定的风格与形式，同时透露著时代的文化背景。

然而在匹兹堡城市馆中，行走在餐厅、卧

室、客厅之间，观众很明确地感受到这些物件原

先是有主人的。它们不像百货商场里的商品没有

灵魂，只有标价。展场里的日常用品有使用过的

痕迹，彼此之间相互关连，有著相似的风格和气

味。这些占据大量空间的物件们，暗示著主人的

存在，他曾经拥有、翻阅、使用这些物件。物品

的年纪和痕迹，传达著生命是一种时间的延续，

也是一种空间的占有。

那么现在主人过世了，物品该如何处理？

洛克西瓦家族的成员，决定将房子和其中的物品

卖出，他们需要这笔收入，让年迈生病的祖母获

得更好的医疗照顾。物件在这个时刻经历了一项

检验，决定要被留下，或是要被拍卖。留下的物

品，会延续和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持续被使

用，或是被保存收藏直到下次被翻出来，成为某

次家庭聚餐的温馨话题。决定要被拍卖的物品，

则必须被定义一个具体的“价格”，从此不再属

于这个家庭。由此物件将脱离原先的脉络，重新

日常物件的长途旅行－关于流

转、延续及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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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义。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理解不可能保存所有的物

品，却仍然舍不得物件上携带的种种回忆。整理完所有父亲遗物的那个下

午，洛瓦西克家族的女儿一路哭著回家。

艺术家和策展人得知洛克西瓦家族拍卖的消息后，决定买下所有物件，

并将拍卖带来上海双年展，作为一个艺术计画。于是日常用品们漂洋过海，

来到了上海。它们重新被安放，被有计划地向观众展示。物件又进入了一个

新的脉络，就像所有进入博物馆的物品，断绝与跟日常生活的关系，进入一

个设计好的、适合被观看凝视的环境之中。这三个月内，物件们不会被使

用，而是被赋予展示、被观看的功能。原先只属于洛克西瓦家族的私人用

品，变成了公开展示的物品，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来触摸、来探索、来评价、

来想像。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匹兹堡城市馆的展场同时也是一个卖场，观众可

以下标进行买卖。底座上标示著Made  in China的欧式台灯，诉说著一个跨国

流动的经济故事，欧洲公司、中国工厂、美国家庭、三十年后台灯又回到了

家乡。我们几乎无法理性的计算这三十年间的通货膨胀，经济军事变化，或

是批判血汗工厂与全球化，只有感受到其中奇妙的缘份不禁莞尔以及微笑中

的无奈。

三个月的展示结束后，洛克西瓦家族的用品将全部拍卖出去，进入上海

的寻常人家，建立新的关系，产生新的故事，开启新的旅程。而拍卖所得，

艺术家鲁本将用来制作一件关于上海日常生活的作品，在匹兹堡展出。作为

一个观众，即使使用了这么多层次的分析，如果尝试要做一个结论，“洛瓦

西克的房产销售”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个相当哀伤的作品，诉说著失去，以

及生命的有限。

柏林城市馆内的墙上涂鸦

匹兹堡城市馆内展场一景，卧房，以及已售出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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